
澳門多語生態：話語權建構與文明啟示
——在“澳門語言研究三十年”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吳志良
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、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會長

      載大公報 2025.11.25
[image: descript]圖遊客在澳門歷史城區遊覽。\新華社

澳門作為中西文化薈萃之地，是一座豐富而獨特的語言實驗室，也是研究社會語言學的天然理想場所。中葡兩國政權移交的過程，又生動體現了語言和權力的關係。比較澳門回歸祖國前後語言政策，還可以看出「一國兩制」的巨大開放性和包容性。
今天，當我們回溯澳門語言研究三十載歷程，不僅是在梳理學術史，更是在解碼一座城市以語言為紐帶，完成主權回歸與文化重構的文明實驗。澳門大學程祥徽教授早年對回歸前「中文官方化」的全力推動和回歸後「雙官方語言」的前瞻性研究，充分揭示了澳門語言問題的核心──語言不僅是交流工具，更是權力結構的鏡像，是文化認同的載體，是話語權博弈的無聲戰場。
主權回歸與語言權力重構：歷史轉折中的話語權讓渡
澳門回歸前的獨特語言生態，是殖民權力話語的縮影：葡語壟斷行政司法領域，絕大多數人口使用的中文反而被邊緣化為市井語言。程祥徽等學者敏銳意識到，語言政策不單是技術問題，更是主權象徵的交接與話語權力的再分配。
首先是話語權的制度性轉移。一九九三年頒布的《澳門基本法》確立中葡雙語官方地位，從法理上終結了單語霸權。但法律文本的平等不等於現實話語權平等。過渡時期中文官方化的艱難進程和回歸初期葡語在政府公文、法律體系中的慣性主導，折射出制度變遷與文化心理轉型的時差。
其次是語言消長的權力隱喻。從過渡時期澳門公務員紛紛學習葡萄牙語，到過去二十五年葡語使用人口從百分之四降至不足百分之一，而普通話普及率升至百分之五十以上（二○二三年數據），這種此消彼長，表面是語言實用性選擇，深層則是政治認同轉向與經濟話語權重組：普通話成為國家認同的紐帶，英語崛起則對應了澳門國際化金融定位的需求。

澳門實踐：多語共生中的話語權平衡藝術
澳門十分珍貴的經驗，在於以制度設計巧妙化解了語言權力衝突，成功構建了「多語分層共生」模式。
首先，法律領域展現「雙軌制」智慧：從回歸前法律條文以葡文為基準文本、中文譯本具同等效力，到回歸後法律條文以中文為基準文本、葡文譯本具同等效力，既尊重歷史法統，又保障主體語言權利；同時，司法系統雙語並行：初級法院中文審理超過百分之七十，終審法院尚保留較大比例的葡語程序。權力在語言妥協中實現平穩過渡。
其次，社會語用存在功能分層：政府公文在回歸前後分別以葡、中文為主，保障行政效率與公民賦權；商貿金融領域中英雙語並行，是全球資本流動需求；文化遺產中葡語留存，則體現了歷史記憶的符號性存續。
第三，教育領域推動多元認同培育：三文四語（中葡英＋粵語）教育體系，使新一代既能用普通話對接國家發展，又以葡語維繫與葡語圈紐帶，更借英語參與全球對話，同時，繼續使用粵語保持當地的習俗和當地文化特色── 多重話語能力即多重發展權。

話語權博弈的當代挑戰：警惕隱性權力失衡
澳門模式的成功常被簡化為「和諧共存」，但暗湧的張力仍需警惕：
其一是普通話推廣中的文化焦慮。粵語母語者面對普通話教育普及，產生方言文化式微的隱憂。需明確國家通用語推廣不應以消滅方言為代價，而應建立「通用語─方言─外語」的功能互補生態。
其二是葡語的符號化危機。當葡語退出日常交際，僅作為法律術語或文化遺產存在，其實際話語權已被掏空。澳門需思考如何讓葡語超越政治符號，成為中葡平台和文明交流互鑒的經濟文化資本。
其三英語霸權的滲透風險。國際資本助推英語在高端服務業壟斷地位，可能形成「英語精英階層」與「單語基層」的社會割裂。多語社會應防範新的語言階級主義。

[bookmark: _GoBack]澳門經驗的全球啟示：構建「文明對話型」話語權範式
在單邊主義抬頭的世界，從殖民地轉變為特別行政區的澳門模式，彰顯超越零和博弈的智慧：
一是構建了「去中心化」話語權結構。拒絕任何一種語言的絕對主導，通過制度保障各語言在特定場域的權威性，實現「功能賦權」而非「地位壓制」。
二是實現了文化遺產的話語轉化。將葡語從殖民遺產重構為「中國與葡語國家的超級聯繫人」，老街區葡文路牌、土生葡菜名稱等成為文旅IP──歷史創傷符號轉化為文化資本。
三是找到了「低政治化」語言治理路徑。澳門避免以政治運動推動語言更替，而是依託市場選擇與社會協商自然演進，為深層次語言衝突提供軟着陸方案。

結語：語言即命運共同體
以程祥徽先生為首的澳門語言學家三十年前種下的種子，今天已長成獨特的語言生態景觀：真正的語言平等，不在使用人數的多寡，而在於每種語言能否在文明譜系中找到不可替代的坐標；持久的話語權平衡，不依賴強制均質化，而需要建構「各美其美，美美與共」的功能共同體，形成「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」並且可以減少誤讀、有效溝通的話語體系。
此刻，我們面對百年不遇且變幻莫測的世界複雜局面，又站在歷史的一個關口，澳門的經驗頗值借鏡：當人類在語言衝突中陷入「巴別塔困境」，這座小城用二十五載實踐證明──多元不是分裂的詛咒，而是文明的解法；話語權從非你死我活的爭奪，而是一場永不停息的共鳴。如果我們循着這條路徑前行，相信可以構建出人類的共同價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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